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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萌妹妹子子变变““小小羊羊倌倌””
告别国企，广饶姑娘回乡种胡萝卜养羊羔

文/片 本报记者 万兵

学工商管理的她
回家干家庭农场

“这些小型拱棚局限性很大，
用不了大型器械，今年我们打算
建钢结构的大拱棚，一个占地 9
亩多，棚内高就有 5 米，大机械也
能直接进去。”这些充满“乡土味”
的话，要是从一个皮肤黝黑、身材
壮硕的中年人嘴里说出来，你可
能不会太惊讶。但当一脸白净，甚
至身材看上去有些瘦弱的刘超说
出这些时，听的人都难免觉得有
些不可思议。

在多数人印象里，刘超这样
的“文弱女子”似乎更应该逛逛
街、聊聊美食衣服。但事实上，今
年已经是她回乡当农场主的第三
个年头了。

刘超大学时在济南一所高校
学习工商管理，毕业后在一家知名
国企工作，一干就是三年多。直到
2015年初，这份白领的工作开始让
她觉得不满足。原来，她的老家东
营市广饶县也算得上是农业大县，
过去，农民从事的是典型的传统农
业，种玉米、麦子等粮食作物。

但最近一些年来，农业合作
社等新型产业不断涌现。刘超的
父亲就在2013年正式注册合作
社，批量生产胡萝卜，出口韩国日
本。“以前是订单模式，只管种，种
出来就不管了，连收货都是订单
加工厂来收。”刘超注意到，这种
模式利润空间有限，风险也不小。

在和父亲的交流中，刘超了
解到“家庭农场”这种模式，并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商量发展
一个种养结合的绿色生态循环模
式。”她在深思熟虑后，最终放弃
国企的工作，成为张守凤家庭农
场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刘超不是个例。但是她认识
的同学朋友中，就有不少年纪相仿
的人在慢慢回归家乡。有的回到小
县城创办自己的企业，有的则干脆
像刘超一样，回到祖祖辈辈生活的
田间地头，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和积
攒的阅历发展农业合作社、休闲
旅游、林下养殖等新型产业。

新想法层出不穷
父女动不动吵一架

作为一个典型的年轻人，刘
超满脑子都是新奇想法。可农民
出身的父亲不一样，守着50亩胡
萝卜田稳扎稳打，发展到上千亩
的规模。于是这一老一小，在投身
到农场发展事业中时，“雷区”自
然不会少，为大大小小的发展策
略大吵一架也成了常事儿。

对刘超个人而言，从白领转
型成农场主，也着实栽了些跟头。
去年她突发奇想，引进了不少新奇
品种，如紫萝卜、水果萝卜。但是好
好的种子从国外引进到了自家地
里，受土壤、气候等影响，却没有理
想的收成，最终以失败告终。

说起自己在农场中的主
业——— 养羊，刘超也不敢以成功
自居。在大片胡萝卜田的一侧，几
个羊圈里有着总共100多只羊，
有黑山羊、山羊、绵羊等。从刘超
往食槽中放草料的熟练动作看，
她也的确是个正宗的“小羊倌”。

说起来，这是种养结合的绿
色生态循环模式中重要的一环。
前年，刘超在农场建了沼气池，在
种植之外开辟了养殖领域，建立
起“畜—沼—菜”的循环模式。萝
卜缨成了羊的口粮，羊的粪便不
光是天然有机肥，进入沼气池后
连沼渣、沼液也能变废为宝。

一切循环起来了，刘超却还
在为自己的羊如何盈利发愁。她
的黑山羊长得慢，一年下来不过
长个三四十斤。现有情况下，她往
往都是利用了父亲现有的人工、
技术资源，“揩了不少油”。

老人处听经验
同龄人里碰火花

年轻人创业，栽跟头在
所难免。对刘超来说，
更难得的是在摸爬滚
打中让心沉静下来，
把各种新式经营理念
带到田间地头。

比如，“互联网+”
大潮下，刘超决定把
小小的胡萝卜引入电
商中，拓宽销售领域。
目前她已经着手做好
了平台。“等大拱棚建起来
了，可以多种点经济效益更高的
作物，放到平台上零售。”

刘超坦言，总体上来说，像她
这样的年轻农场主还是少数。她
会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多和长
辈们交流。“他们经验更丰富。”

另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
乡，自己可以和同龄人交流经验，
这也是老一辈人不太会考虑的问
题。“有的人有技术优势，但从来
不会考虑经营模式的问题，种出
来的东西等到卖的时候才开始发
愁。”刘超说，但每个年轻人的脑
子里，似乎都有一种经营模式。

不久前，她认识了一个朋友。
“山东农业大学毕业，学历很高，
专门做养殖研究的。”刘超说，这
个姑娘也从去年开始养殖起观赏
展示类的鸡。这在老一辈的眼里，
就是一个极其陌生的领域，但对
自己而言，却充满了吸引力。

“有机会我就想去跟她学学
怎么养殖，争取能合作一下。”刘
超说。

山山村村年年轻轻人人
没没有有种种地地的的了了
本报记者 宋立山

以前的良田沃土
如今种上白杨树

“一亩地补贴150多元，都没人愿
意种小麦了。”大年初一闲谈之间，父
亲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好奇之心，
追问之下得知，我们村六十多户人
家中，只有两户申报了小麦补贴，我
家就是其中之一。

“种小麦白受累，挣不到几个钱。”
父亲选择用一笔账来回答我的疑问。

父亲说，由于我们村地处山区，赶
上好年景一亩地也只能产七八百斤小
麦，按照市场价格每斤1 . 1元计算，一
亩地仅卖800多元。若是年景不好，只
能产五六百斤，收入600元左右，但成
本不低，每亩地需要150元的肥料钱，
如果灌溉三次，费用约为200元，再加
上耕地、购买种子和打麦子的费用，每
亩地的成本高达500多元。

也就是说，如果年景不好，辛辛苦
苦一场，每亩地也就能赚点补贴而已，
这还没有计入人力成本。

不光是小麦，种植其他农作物的
也少了很多，小时候很多一度“炙手可
热”的临河、平坦、肥沃的良田如今都
栽上了白杨树，这在以前绝对是不可
想象的，种粮每年都有收成，栽树却需
要七八年的生长周期，而木材也卖不
了几个钱。

“种地收入太低，年轻人都出去打
工了，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撂荒的地
只会越来越多。”我一个40多岁的堂哥
在家务农，他算起了一笔人头账，全村
200多口人，常年留在村里的40岁以下
青壮年男性竟只有1人，还是学成归
来、子承父业的乡村医生。

而82岁高龄的四爷爷竟成了村里
种地最多的人之一，虽已步履蹒跚，却
仍种着十几亩良田。

小河边上建鱼池
不种地也能挣钱

农民不种地，靠什么养家糊口？这
似乎是个有点杞人忧天的问题，这些
不种地的老乡就像一群探路者，有的
朝着现代农民的方向摸索，有的则竭
尽全力尝试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他
们的相似之处在于，曾经贴在他们身
上的农耕标签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

老家的村子四面环山，地势不平，
在规模种植上先天不足，但是山美水
美，搞养殖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40岁到60岁的村民中，有相当一
部分人撂下锄头之后转型当起了养殖
户，养鸭、养猪、养兔、养鱼的，村里都
不少。村里有两口温泉，除了大旱年
份，几乎没有停喷过，不论冬夏温度恒
定，成为养鲟鱼的绝佳之地。这几年，
顺着温泉流出的一条小河，陆续建起
了不少鱼池。

对于种地和养殖的差别，一位养
鲟鱼的远房叔叔深有体会。在山区种
地就是下苦力，投入高产出少，一年到
头攒不下万把块钱，养殖却要好得多。
他一年能养五六万尾鲟鱼，行情最好
的时候能卖到每斤16元左右，行情差
也能卖到11元左右，即便每尾鱼挣一
块钱，一年也能收入五六万元。“我们
靠近优质水源，而且是自流水，不需要
用电抽水，跟其他地方相比，一年光电
费就能省下几万块钱，只要没有病灾
导致的大面积死亡，行情还是不错的，
起码远非种粮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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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六，很多年轻人从家乡出发踏上了回城路。今年29岁的刘超也起了个大早，但她却是驱车
十几公里来到了县城城郊。千余亩胡萝卜地旁，就是她工作的地方。

就在两年前，她还在大城市的国企工作，是名标准的白领。但这个萌妹子最终没能抵住家乡新型
农业发展大潮的诱惑，回乡变身农场主，种起了胡萝卜养起了小羊羔。

刘超喂起羊来有模有样。

生在鲁中南山区一个偏僻的小
山村，记者已在外漂泊十几年，求学
时每次回老家，都会有老人说，“你真
是长大了，我都不敢认了。”如今已近
而立之年，这句话却轮到我跟这个生
我养我的地方说了，小山村的变化太
快了。

刘超介绍，这片小型拱棚今年要改建成钢结构的大拱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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